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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神理以景俗， 敷文化以柔远。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 文化的作用不可小觑， 是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的精神支撑。乡村文化治理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层动力和引领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 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工

具”双重意蕴，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更是提升社会文明

程度的有力抓手。当前， 乡村文化治理愈发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议题， 具有重要的研

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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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good customs through divine teachings， and earning admiration from neighboring 
nations through a powerful culture.  Culture plays a vital role as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liv⁃
able， business-friendly， and beautiful rural areas.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culture serves as both the “gover⁃
nance target” and the “governance tool”， acting as a profound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consti⁃
tute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
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Furthermore， it represents a crucial initiative for promoting shared prosperity 
and a potent lever for rais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Presently，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subject for exploring a distinctiv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such， it holds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in ongoing 
research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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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
实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 人 才 、 文 化 、 生 态 、 组 织 振

兴。”［1］ “乡村振兴， 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 没有乡村

文化的高度自信， 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就难

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2］ 因此， 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塑形”与“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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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缺一不可。所谓“形”即乡村的外在形象， “塑

形”是对乡村景观的改善、 基础设施的完善、 生活

质量的提升以及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而“魂”

即乡村所拥有的内在精神， “铸魂”是使乡村居民精

神风貌焕然一新， 乡村优秀文化接续传承， 社会文

明程度得以提升。

随着脱贫攻坚的圆满收官，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的稳步推进， 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城乡之

间物质层面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城乡文化均衡发

展、 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目标追求。文化， 是人

类生存的基本样态， 反映着人的类本质属性， 是社

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指针， 而文化建设与政治、 经
济、 社会、 生态建设共同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

布局。同时， 文化治理也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 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深层次变革。乡村文

化治理则是文化治理在乡村这一场域的延伸， 具有

“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双重意涵， 是新时代改善

乡村文化生态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担负着

为乡村振兴强根铸魂的重要使命， 同时也是乡村全

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1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振兴的价值

耦合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

战略正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 乡村振兴不可能

一蹴而就， “乡村文化治理能力贫弱与乡村振兴提出

来的乡村治理能力要求不相适应， 构成乡村振兴的矛

盾运动”［3］。因乡村文化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的乡村文

化建设相对滞后、 乡村振兴动力缺失等问题仍然存在， 
所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

1. 1　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

动力

“振兴乡村文化是一条融合文化传承、 文化治

理、 文化创新、 文化共享、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之

路”［4］， 乡村文化振兴既要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保

护、 传承和发展， 也要对当下乡村文化进行治理， 
更要对乡村文化自信进行厚植培育。因此， 乡村文

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振兴是路径与目标的关系， 乡村

文化治理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方向。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中， 既需要资金、 
政策、 人才、 技术的支持， 也需要乡村文化自身的

治理和参与， 除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文化产业的繁荣、 移风易俗的推进、 文明乡风的树

立， 更重要的是通过乡村文化治理来重构乡村文化

认同， 厚植乡村文化沃土， 培育乡村文化自信。乡

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根”， 树高千尺， 养分仍

在根部， 因此， 新一代青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既

要看得到“远方”， 又要记得住“乡愁”。如济南市普

集街道多措并举， 既发掘乡村文化资源、 修缮文物

古建、 建立资政育人阵地， 将乡村文化的“软实力”

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 同时， 又通过讲好本

土故事和开展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来凝聚历

史认同和厚植文化自信， 萃取文化向心力， 助力

“三农”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离不

开乡村文化这片厚重的土壤， 只有依托好乡村文

化， 文化自信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只有当村民

重拾乡村文化自信， 乡村振兴才会有不竭的动力。

独特的乡土文化是一座乡村的灵魂， 一河之隔

就有可能导致两地的产业特色、 风俗习惯、 治理方

式天差地别。乡土文化是村民极具地域特色的精

神与价值的集中体现， 凝结了广大村民古往今来的

智慧和经验， 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是联结村民的精

神纽带。每个乡村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不同， 面
临的困境不同， 纾解路径也不尽相同， 乡村文化治

理需要因地制宜， 从自身实际出发， 结合本村特色

文化， 在“乡村文化热”的大潮中找准自身定位， 以
文塑旅， 以旅彰文， 在乡土文化中寻找振兴乡村的

力量， 探寻新的发展思路， 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

持。例如， 浙江省龙游县希唐村通过打造码头文

化、 市井文化、 橘子文化等乡村文化名片来提升乡

村发展活力； 陕西省泾阳县安吴镇以农耕文化、 秦
商文化等为底蕴， 贯穿乡村振兴始终， 以文化赋能

乡村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太原市西蒲村将渡口文

化、 革命文化、 民俗文化等与当地旅游业相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可见， 乡村文化治理虽不是推

进乡村振兴的唯一路径， 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

深层动力。

1. 2　乡村文化治理是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

工程”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

来， “三农”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 粮食产量巩

固提升，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乡村面貌明显

改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物质生活的富

裕， 也是精神生活的富足，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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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 2023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正是最

好的回应， 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的转变， 对乡村

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要展现“外在美”， 又要

彰显“内在美”。一个“和”字蕴含了我国千年文化

内涵， 体现了一种理想境界， 所以要把“和”的观念

贯穿乡村振兴的始终。文件同时指出要深入推进

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进一步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 打造人心和善、 和睦安宁的乡村精神

风貌， 乡村文化治理则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

引领、 示范和推动作用， 能够有力地推动乡村居民

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向文明迈进。

对产业而言， 乡村文化治理可以解决乡村文化

产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部分问题， 引导产业探索适合

自身的发展路径， 塑造特色品牌， 提升核心竞争

力， 打造有“灵魂”的产业园区； 对生态而言， 乡村

文化治理可以对村民的思想观念起到教化作用， 改
变以往以消耗资源、 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的观念， 使村民从思想上发生转变； 对乡村的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言， 乡村文化治理本身就是乡村

治理的一种方式， 重视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导向作用

和治理功效， 可以使乡村治理拥有更持久、 更深层

的动力； 对于乡风而言， 正是通过乡村文化治理， 
推进移风易俗， 端正乡风民风， 破除陈规陋习， 传
承好非遗文化， 树立“有特色、 有活力”的文明乡

风； 对村民生活而言， 乡村文化治理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增加了乡村居民收入， 同时

也富足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指引村民精神走向“小

康”， 实现“口袋”和“脑袋”共同富裕； 乡村文化治

理还需要涉及教育领域， 这样乡村才能引才聚才、 
育才强才、 爱才留才， 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由此可见， 乡村文化治理是深层次、 全方位的治

理， 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

2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意涵及特征

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 延续和振兴的根本， 不仅

关乎着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更关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 目前， 我
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问题在农村最为突出， 而在

文化领域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则表现在文化资源供需

脱节， 以文化为引领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较为落后、 
村民文化素养亟需提升， 高质量精神追求上行乏力等

方面。“现代的‘三农’问题所要解决的， 是摆脱贫困之

后中国农村、 农业、 农民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是
如何提高整个中国乡村发展文明质量的问题。”［5］ 因
此， 乡村文化治理不仅肩负着营造乡村社会公序良俗

的重任， 同时也肩负着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推进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

2. 1　乡村文化治理的双重意涵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基础支撑， 也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

的提出， 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农业

生产方式需要现代化， 村民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更

需要现代化， 乡村才能实现由表及里、 神形兼具的全

面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

应有之义， 平衡乡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工作， 重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文

明体系也成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乡村文化治理内涵丰富， 时代性强， 总体而言，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意涵： 一是“乡村文化”治理， 即多

元主体对乡村文化进行综合治理， 可以视作对以往传

统文化管理模式的提档升级， 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也是乡村实现文化治理的必要条件； 二是乡村

“文化治理”， 即经由文化来治理乡村社会， 可以视作

文化治理与乡村社会相结合的产物， 是乡村治理的重

要手段， 也是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的进一步提升。“无

论是从社会实践的演变进程还是从学理研究的发展

路径来看， ‘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二者绝

非泾渭分明， 而是在长期发展中呈现出内容交叠和内

涵融通的趋势。”［6］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

升华， 只有先治理好、 整合好乡村的文化环境， 为推

进文化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乡村的治理能力才

能得到有效提升， 在具体实践中， 二者相互交融， 相
互成就。

从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视角入手， 其侧重于阐述“乡村文化治理”具

有对象属性， 将乡村文化作为治理的客体， 通过乡

村文化政策的制定、 乡村传统文化的创新赋能等一

系列政治手段； 发掘利用乡村文化资源、 发展乡村

文化事业产业等经济手段； 移风易俗、 文明乡风建

设等社会手段对乡村文化加以治理， 重点强调的是

乡村文化与多种治理方式之间的逻辑关系， 更科

学、 更全面地对乡村文化进行管理。由此可见， 乡
村文化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看作是对乡村

文化的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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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这一

视角入手， 其侧重于阐述“乡村文化治理”具有工具属

性， 将文化作为治理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 将文化治

理这一政策实施到乡村社会。文化本身具有社会治

理的功能与特征， 国家文化治理的目标是完善国家治

理［7］， 那么在乡村进行文化治理同样也是对乡村治理

体系的一种健全和完善， 而且文化治理本身就是“利

用文化的功能来达成政治、 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

标的过程”［8］。所以， 乡村“文化治理”则是借助文化

的调节、 塑造、 教化等功能， 充分发挥文化在乡村治

理中的作用， 使“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充满活力、 和谐

有序，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9］， 
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文

化治理”强调的是文化与乡村的社会、 经济、 政治间

的相互作用， 从更深层次纾解乡村治理中遇到的各种

困境， 为乡村的发展进行文化铸魂。

由于文化治理本身是一个复合概念， “文化既

是治理的客体， 又是治理的主体”［10］， 所以乡村文

化治理也就不是单一地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或是

用文化治理乡村， 而应该将其看作一个整体， 具有

对象和工具双重属性。乡村文化治理不仅是指一

个治理的领域， 更是一种治理的方式， 通过政府、 
社会、 个人三大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 良性互动， 
优化乡村文化资源配置， 推进移风易俗， 完善乡村

的文化生产、 供给体系， 健全乡村文化政策制度，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村民科学文化

素养， 促进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繁

荣， 引导培育文明乡风， 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

度， 再以优秀的乡村文化反哺乡村治理， 充分发挥

文化的治理功能在平衡乡村经济、 政治、 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乡村善治，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以乡村文化赋能乡村全面

振兴。

2. 2　乡村文化治理的特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 对乡村治理的

能力和乡村治理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乡村文

化治理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

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两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热

点， 乡村文化治理本身兼具双重属性， 其特征也呈

现出多样化。

第一， 乡村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文化治

理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系统性， 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 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在乡村文化

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 确保乡村文化治

理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但是， 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

政府是唯一的行动者， 无论是对于文化事业还是文化

产业来说都需要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尤其是在

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 市场等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了市场经济的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朝着多元化、 
多样化发展， 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这也是

当前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成为重要行动者

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者指出“国家、 社会组织和公民

是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三个重要行动者”［11］。村民不仅

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创造者， 同时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

参与者。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强

化自治功能， 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9］， 
在制度层面上， 对乡村治理乃至乡村文化治理都提出

了新的要求， 通过让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文化治理过

程中这种方式， 既可以提升村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 
同时又可以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及时地纳

入到政策制定中去。时下， 在多元主体的乡村文化治

理体系构建过程中， 要坚持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原则，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凝聚多方合力， 
汇集治理智慧，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第二， 乡村文化治理客体的复杂性。乡村文化

自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文主义色彩， 它指的

是村民在日常农业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

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既包括乡村的自然景观、 极具

乡村特色的建筑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等物质

文化， 也包括传统民俗、 民间技艺、 道德观念等非

物质文化。乡村文化本身就具有抽象性、 地域性等

特点， 乡村文化的载体更是纷繁复杂。一方面， 乡
村文化治理的对象有“政策、 观念、 民俗、 村规”等

无形的内容， 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于村民的潜意

识中， 在治理过程中， 需要村民与治理主体之间积

极配合， 双向互动； 另一方面， 治理对象还有“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 文化产业”等有形的乡村文化载体， 
而对其的治理不仅要在均等性、 普惠性上下功夫， 
更要在其参与性上做文章。由此看来， 乡村文化治

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既庞大又复杂、 牵扯领域众

多， 治理客体也就随之更加复杂。

第三， 乡村文化治理手段的综合性。由于乡村文

化治理不仅局限于对乡村的文化进行治理， 更是希望

实现经由文化治理乡村， 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水平， 
而且“文化治理的特性就是通过寻求文化的创造性再

生来实现文化发展， 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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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不论是治理乡村文化， 还是以文化治理乡村， 
其手段都具有综合性。在治理乡村文化的过程中， 既
涉及以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手段推进文化政策的实施， 
也包含精神文明建设， 移风易俗等潜移默化的基层治

理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字化手段融入

到文化治理的各个领域， 治理的技术环境发生转变， 
使得乡村文化治理更高效、 更精准。当文化治理作为

乡村实现“善治”的重要手段时， 文化发挥其导向作用， 
引领和制约着乡村政治、 经济、 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发

展。因此， 乡村文化治理并不局限于单一手段整治乡

村不良文化， 而是多元主体运用各种手段协作共治，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意蕴

乡村文化治理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提出的， 是乡村社会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 同时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乡村振兴目

标的重要保障。在全面把握乡村文化治理概念的

基础上， 进一步探寻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价值， 其
症结不在于对乡村文化治理属性的认定， 而在于以

何种视角去分析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所在。乡村

文化治理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最高追求， 不断推进

乡村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 组织振兴， 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精神保障。

3. 1　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1］ ， 深
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未来

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被再次强调。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
化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深层

次的环节。到 2035 年， 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要基本实现现代化， 由于现代化的文化治理体

系尚未建成， 乡村文化治理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现代

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因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难点和重心均在乡村。

首先， 在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 破除封建迷信，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发挥好文化的教化、 调

节作用， 既要用好传统文化资源， 又要用好现代治理

手段， 积极引导村民遵纪守法、 家庭和睦、 向上向善， 
提升村民的道德修养和法治观念， 淳化民风， 为构建

自治、 法治、 德治有机统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良好

的环境保障。其次， 乡村文化治理并不仅仅是整治乡

村低俗文化， 还要充分发掘散落在乡村中的优秀传统

文化，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并将其运

用到乡村文化治理中去， 为乡村治理乃至国家治理提

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所以， 只有治理好乡村文化， 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更好地稳步推进。

3. 2　乡村文化治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要求， 而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差距不仅仅表

现在收入、 基础设施、 医疗等有形的方面， 还表现

在文化、 教育、 治理理念与方式等无形的方面， 当
然最主要、 最直观的还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归
根结底还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悬殊。随着我国现

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各乡

村也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经济

文化形态从低级阶段演进到高级阶段后出现的一

种新型社会文化经济类型。”［13］ 产业作为乡村发展

的核心， 文化就是乡村发展的灵魂， 我国乡村贮藏

着丰富的文化资源， 如何开发好、 治理好、 发展好

乡村文化产业成为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

环， 通过乡村文化治理来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结构， 
壮大乡村第三产业， 培育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
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改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的局面， 缩小城乡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距。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 同时，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中国式现

代化就是要使人民摆脱物质贫困和精神贫乏， 实现

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有机统一。因此， 乡村文化

治理也不能只局限于“鼓口袋”， 更要“富脑袋”， 在
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同时， 不断完善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

通”［1］ 同样要求我们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

中， 不能只局限于经济领域， 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

需要借鉴、 吸收城市中所积累的治理经验和治理理

念， 以城乡文明互鉴来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 实现

乡村文化小康的目标追求， 打造积极向上的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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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风尚和祥和安定的乡村社会环境， 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障， 所以乡村文化治理是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3. 3　乡村文化治理是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有

力抓手

在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 乡村传

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被解构， 宗族观念淡化， 一些优

秀的传统文化难以传承， 乡村文化自信缺失， 高价

彩礼、 厚葬薄养、 滥办酒宴等陈规陋习仍在部分乡

村地区持续蔓延。而乡村振兴不仅要“产业兴”更

要“文明兴”， 乡村文化治理就是要以移风易俗为突

破口， 以点带面， 开展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 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发挥家教家风作用， 涵
养乡风文明， 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培育

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尤其是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

建设，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 不断改

善乡村居民的精神风貌。国家之魂， 文以化之， 文
以铸之， 以乡村文化治理为抓手， 进一步提升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 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密不

可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

必要条件， 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互动

共生而又彼此依存。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不断完

善和发展自我的过程中， 需要社会个体之间相互学习、 
相互沟通， 离开社会和集体， 个人的才能难以得到充

分发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相

辅相成、 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的。人的全面发展为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注入了动力， 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

高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随着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势
必为人类创造出更多自由活动的时空和更为丰富的

文化活动， 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保障。

因此， 乡村文化治理在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同时

也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4　结　语

农业农村现代化， 任重道远， 行者必达。继党的

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后，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提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可以看出我国对农民农业农村的关心和重视。农业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
“国之大者”。只有处理好乡村的“塑形”和“铸魂”以

及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的关系， 乡村文化治理才

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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